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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期·人物名片
李卫萍，1948年11月1日出生，海门葭沚镇东岸路

人。她是大陈岛女民兵，第一届女炮班班长。1965年后，
分别在大陈镇、椒江椒渔办事处、白云街道工作过，
2003年退休。

本报记者卢珍珍

30多岁的时候，李卫萍的左耳，开始出现嗡嗡声。
她和以前的女炮手交流说：“可能是年纪大了，耳

朵都不好了。”
对方告诉她，一圈女炮手里，个个都有这个毛病。
女炮手的身份，是李卫萍这辈子最特殊的经历。
因为女性这个群体，她们曾受到《浙江日报》的关

注，也会被拿来和男性比较。
“和男人比，我们一点也不差。”李卫萍口中经常提

起的两个女炮手，就是吴星云和王冬梅，“她们俩力气
大，扛炮弹没问题，男人做的事比如挖坑道，她们也
去。”下海种海带，上山种田地，男人能做的，她们照样
可以。

离开女炮班后，李卫萍一直从事着妇女工作，最早
就是在大陈镇当妇女主任。

为女性争取利益，她是较真的。
那个年代，同样上山下海，男性和女性的工分是不

一样的。“同样下海种海带，男人计 10个工分，女人就
只有 5个工分。”党组织开会议时，她为吴星云和王冬
梅努力争取过，虽然最终并未争取到同工同酬，但比原
先的提高了一些。

李卫萍的记忆里，女性就是半边天。
因为看不惯女人抛头露面，装填手吴星云，每次去

训练场，都会被老公苛责。吴星云照样怼回去，“你也不
去训练，我也不去训练，国家谁去保卫？你现在生活好
了，也是革命先烈打下来的。”

同是妇女工作者，杨菊兰每次出门给其他家庭调
解时，她的丈夫就会不高兴。“她老公不让她去，没办
法，杨菊兰和他斗。”

李卫萍的爱人郑道隆，曾是杭州一个部队的卫生员。
和李卫萍谈对象时，郑道隆根本不知道，她曾经是

个女炮手。直到看到媒体上的报道，直到他去大陈岛探
亲时，部队的人和他说起，大陈岛女炮班，名声响当当。

“她这个人，就是比较好胜，什么事都要追求完
美。”郑道隆说，这是李卫萍的性格。

两个人结婚后，李卫萍仍留在大陈岛，郑道隆则在
杭州。婚后，两人生下两个女儿。

郑道隆至今记得两通电话。
一通电话，是李卫萍的同事打来的。“她告诉我，家

里两个小孩都发烧了，没人带，让我赶紧请假回来。”
另一通电话，是李卫萍自己打过来的。“那个时候

幼儿园去大会堂看电影，我的大女儿迟到了，她自己想
从一个小洞钻进去。”没想到，等到电影结束，四岁的大
女儿仍卡在洞口，经过的人听到哭声，大家合力把墙体
慢慢敲开，才把女儿救出来。

那两通电话，都让郑道隆头顶冒汗。
“她很忙，很少时间管小孩。”毫不夸张地说，大陈

岛的角角落落，李卫萍都用双脚走过。郑道隆说，若是
李卫萍去黄岩开会，她得背一个孩子，手里牵一个孩
子，另一只手还得拿行李。

现在退休了，每周一、周三，李卫萍还会去老年大
学学唱歌。郑道隆开玩笑说：“我都很少听她唱歌。”郑
道隆可能还不知道，当年军民联合汇演时，李卫萍不知
上台过多少次，唱过多少次红歌。

女性也是半边天

本报记者卢珍珍/文 杨 辉/摄
李卫萍的人生，被她的名字，划分成两块。
上半场，她叫李卫平。
父亲给了她这个名字，希望她长大能维护和平。年

幼时，因为父亲工作需要，她随同家人一起踏上了大陈
岛。自此，才有了海岛女民兵李卫平的故事。

作为大陈岛女炮班的第一任班长，她所带的女炮
班，在三军合练中，曾获得南京军区的肯定。但很多大
陈岛老兵晓得李卫平，可能仅仅因为她和岛上的女人，
曾抢着替他们洗衣服、洗被子，与她有过一面之缘。

很多人都说李卫平的名字，过于男性化，思来想
去，李卫平把名字改成了李卫萍。那时，她正好开始从
事妇女工作，这也是她人生下半场的工作重点。

不管是李卫平，还是李卫萍，她和女炮班如同一枝
绚丽的花朵，摇曳在海岛之上。

我以为我要死了

去大陈岛的船上，李卫萍以为自己要死了。
拥挤逼仄的交通船，坐满了来往海岛与海门之间

的人。鱼腥味夹杂着人的体臭，还混了船上厕所的味
道，一路颠着颠着，李卫萍呕吐了起来。

一反胃，肚子里的蛔虫呕了出来，半条身子挂在嘴
边，把李卫萍吓坏了，大哭了起来。“我心里害怕啊，以
为自己来到什么坏地方，这地方怎么能让人从嘴巴里
吐出虫子来。”

那一年是1957年，李卫萍9岁。
1955年，大陈岛解放。不久后，李卫萍的父亲李崇

富，被组织派到大陈镇当副镇长。为了照顾父亲，李卫
萍的母亲带着一对子女，一起迁去了大陈岛。

看着海平面浮浮沉沉，年幼的李卫萍心中各种忐
忑，当船体靠近下大陈，踏上岛，李卫萍的眼睛里都是
荒凉。

在岛上，李卫萍知道了第一个地名，下大陈三角
街，他们一家人居住的地方。

“什么都不方便。”清苦，是岛上生活的基本节奏。“一
开始电话也没有，后来有了电话，还得先转接到部队。”

让李卫萍觉得最可惜的是，一到岛上，她的学业几
乎就荒废了。

岛上人口少，一个教室里，五六年级的学生混在一
起上课。“五年级学生坐一边，六年级学生坐一边，老师
教五年级时，六年级的学生自己写作业。”两个年级的
学生人数，还不到 20个。李卫萍说，这种交叉授课，“根
本学不了，思想总是走火”。

磕磕绊绊学到初一，父亲就让她去搞生产，学习彻
底中断了。“弟弟去挑虾、晒虾，我去剖墨鱼、晒墨鱼。”

每年四五月份，是墨鱼丰收的季节。李卫萍从没看
过这么多墨鱼，它们趴在岩石上，徒手就能捞到。一只
木船每次下海，起码能捞上四五百斤墨鱼。

上岸之后，李卫萍和姑娘们就把墨鱼剖开肚子，晾
晒起来。这是晒海带之外，她们经常干的事。

渐渐地，李卫萍习惯了。
春季，岛上潮湿，浓雾不开，三四米远都看不清对方

的样子，她已经见惯不怪。唯独台风天，狂啸的海风，把
屋顶都掀开时，她和弟弟躲在床底下，同样惴惴不安。

1962年，蒋介石疯狂叫嚣反攻大陆，局势一度很紧
张。“部队一个副指导员，负责军民联防工作，还派了两
个战士，专门对接我们。”全民皆兵，岛上的男女老少，
开始拿起了枪支。“有的一个家庭组成一个家庭班，整
个家庭成员，一起练习。”

自此，身穿花衬衫、头扎两条辫子的李卫萍，腰上
缠起了子弹带，手上端起了步枪，成了一名女民兵。

海岛女炮班

同是1962年，海岛上的第一个女炮班出现了。
“不行，不行，潘荷兰大姐是妇女主任，吴星云是个

老民兵骨干，都比我强，我还是个孩子，哪能当班长？”
上大陈大里岙村党支部王书记，看准了李卫萍的闯劲，
推荐她当班长。

后来，王书记带着李卫萍走上了一条山道。
山道的山脚下，断壁残垣间，还标有英文字样的美

国特务机关“西方企业公司大陈分公司”。上坡上，有
“国民党大陈卫戍区”司令胡宗南的暗洞。海边悬崖上，
是囚禁党员、群众的监狱。

目睹了过往，李卫萍答应了。
跟着部队教员，包括李卫萍在内的八个成员，开始

学习 85加农炮的零件、性能。“炮栓什么作用？膛线几

根？蒙上眼睛拆炮栓，你都得练到麻溜。”放炮时，距离、
风向，则涉及了数学、物理等知识。

初一文化水平的李卫萍，咬咬牙，还能琢磨透。女
炮班里，不认识字的妇女，为了记住火炮复杂的名称、
计算等，常常用三角、圆圈、方块来标记。

第一次放炮，作为班长，李卫萍下口令前，心里都
是紧张。计算好角度，对接好瞄准手和装填手，一声

“放”，山坳里的泥块和小石块，噼里啪啦往下滚。
“我心里是吓死了，但没说，就装在肚子里。”
除了搞生产，女炮班里的成员，就是各种训练，练

射击、练放炮、练救伤员。
每次演习，她们都按实战标准来。
一声“占领炮阵地”，姑娘们就往目标冲，跑几百

米，指令要求射击，“要求特别高，都是无依托射击”，
子弹打完几发，又向炮阵地进攻。演练救伤员时，“人
快速从山坡上滚下来，来到伤者旁边，再拖伤者到旁
边包扎。”

“夏天头上晒脚底烤，冬天海风呼呼呼，训练是特
别苦的。”女人当男人用，一箱炮弹45公斤重，女炮手吴
星云、王冬梅照样扛着跑，“那个时候的女孩子心思单
纯，不过太苦的时候，也会掉眼泪。”

部队教员特地给女炮班编了首歌，歌里有这么一
句词：“放下老大抱老二，老三一旁叫妈妈”，写的就是
女炮手潘荷兰。

八个女炮手里，两三个已经成家。“潘荷兰每次出
来训练，还得带着孩子，小孩就在训练场上玩。”放下步
枪，卸下子弹带，她们走回家，还得烧饭、洗衣服。

三军合练

李卫萍离开女炮班之前，新炮手徐玉琴、王招云、吴
珠琴，分别担任了预备炮长、预备瞄准手、预备装填手。

新老炮手交接班时，女炮班又面临着三军合练。
“就在甲午岩旁边训练，日夜都在练。”黄土地上铺上

一层茅草，再铺上一层草席，合着一层棉被，所有人都在露
天睡觉，从1964年下半年，一直练到1965年上半年。

一对一，她们用分组训练的方式进行着。
李卫萍领着徐玉琴，肩挨肩，手把手教她炮长的专业。
李卫萍出了一大串习题，让徐玉琴学着计算。一开

始，徐玉琴还能沉得住气，算着算着，没了方向。
“我当炮手蛮好，干嘛要学炮长？我文化低，学不来。”
“我刚当上炮长的时候，也哭过。”李卫萍说，“不过

最难的不是我。”李卫萍向徐玉琴说起了老炮手不认
字，只能用符号标识火炮构造的事情。

看着李卫萍，整理好情绪，徐玉琴愿意重新拿起计
算尺、讲义夹。

合练的日子越靠近，流感来了，女炮班六个人中招
了。“合练就是实战，轻伤不下火线！”王招云非常坚定，

“女炮班一定要把炮打响。”
在那一次合练中，海岛女炮班得到了南京军区、浙

江省军区的肯定，李卫萍个人立了一个三等功。

军民鱼水情

很多大陈岛老兵，都记着李卫萍的名字。
“她们女民兵做的军民工作，非常好。”电话里，大

陈岛老兵袁相月和记者说起。
每逢五一、八一、十一等节日，军民都会一起搞联

合汇演。围绕各个时期党宣传的内容，部队编成小品，
让李卫萍一帮女民兵来演。

李卫萍至今记得，10多岁的自己，曾配合宣传破除
迷信，上台演老太太的样子。她头发梳成了发髻，脸上
画满了皱纹，身穿黑色对襟衣，还围了一个围裙。年龄
差带来的喜感，导致她一上台，就迎来了笑声。

更多的时候，她和女民兵上台，把女炮班的事迹唱出来。
除了汇演，岛上的女人经常给部队洗衣服、洗被子。

“我们一次去20多个人，把他们的被子拆开来洗。”
部队里不好意思的人，还特地把衣服、被子藏起来。“他
们藏，我们去找，给他们洗。现在想起来，是很有意思。”李
卫萍笑了。

20多个人，把部队里拆下来的被套，统一拿到井水
边洗。趁着好天气，洗好的被套平摊在茅草上，远远看
去，草黄色的被套铺满了大半个山头。

以前军民之间的关系，好到什么程度？
李卫萍的母亲曾说过，卫生员袁相月真的好，比她

的小儿子还好，还细心。

大陈岛的医疗条件很差，大岙里村的村民，一旦有
个头疼脑热，就会想起袁相月。

李卫萍说了几件事情。
一次，村里一个人出门讨馒头，双脚踩到雷，被炸

伤。“现在他脚没了，但命留下了，靠的就是袁相月。”
还有一次，李卫萍一家都出门了。李卫萍的母亲深

夜高烧，袁相月过来自己烧水，给她母亲喂药。“那个晚
上，等母亲稍微缓过来后，他才走，人真的很好。”

李卫萍能叫得出来的老兵，还有王先钗，“他个子
小小的，负责养猪，我们开玩笑叫他‘养猪员’。”李卫萍
说，就是养猪这件小事，王先钗都做得很称职，“没见过
做事这么认真的。”

从女炮班出来之后，李卫萍在大陈镇做妇女工作，
之后又到椒江椒渔办事处、白云街道等地工作。

李卫萍离开大陈岛之后，岛上的部队也陆续撤离
了。当她再次以游客的身份，重新踏上大陈岛，她看到
曾经踏平的黄土地，早已杂草齐腰。“大陈岛开发了，已
经是另一番样子了，不过岛上的老人还能认得一些。”

那个扎着辫子，在训练场上流汗流泪的女炮手，已
经成了她过往的记忆。

五年前，瞄准手王冬梅碰到李卫萍。她说：“卫萍
啊，手痒啊，我们弄一些炮弹打一打。”

“你还能打？”李卫萍笑着问。
王冬梅回答她说：“我保证。”

李卫萍：海岛女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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